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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为章下台之后，深恨王国华不够朋友，要刹刹他的
嚣张气焰，也舍得投资，花钱去收买刘存厚之弟、师长刘邦
俊，指控王国华亦官亦匪、“蔽匪殃民”、恣意肆杀绅民，并
罗列一些证据。刘邦俊“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动声色，
悄悄报告刘存厚之后，派手下副官长和军法室主任带两名
参谋和一班士兵，名正言顺地到石桥河场蒋明秋团部“稽
查军务和粮饷”。事毕的当天上午，副官长请蒋明秋邀地
方区长王国华来团部喝茶、吃饭。王国华十分庆幸，以为
有机会巴结上峰官佐，即早到达团部会客厅，喝了几口香
茶，说了几句恭维话，倏尔之际，门口咔嚓两声，只见两支
黑洞洞的手枪口对准王国华的脑袋，几名士兵一拥而上把
王国华拽翻在地尔后五花大绑。蒋明秋被这晴天霹雳震
得晕头转向，王国华被这劈头闷棒打得头晕目眩，丈二金
刚摸不着头脑。上峰来的副官长这时才来拿出刘邦俊的
亲笔手令，当众宣布：
手令：

兹命令我部团长蒋明秋，立即逮捕为匪殃民的王国
华。并负责火速将王犯押送到师部军法室究办。若有违
误，军法处置。

切切 此令
川陕边防军师长刘邦俊 亲笔

蒋明秋“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是刘邦俊的手令，
稍有疏失，后果不堪设想。便立即严密封锁消息，在王国
华嘴里塞条毛巾，安排一乘滑竿，把王国华捆在滑竿上，命
令四名脚夫轮班抬运；又命令警卫排长率一班士兵押送。
前有手枪队开道，后有机关枪断后，师部的官员骑马随行，
一行20多人于当天午夜到达城内。

当天傍晚，王国华的家人才知道个大略情况，派亲信
星夜兼程赶到城内打听动静。

刘邦俊把王国华抓来之后投入小监特殊看管，伙食有
酒有肉，不准狱卒虐待。王国华家人秉持“有钱能使鬼推
磨”办法，撒金银，拉关系；人托人，保托保，经几位军、政头
面人物多方斡旋，刘邦俊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把王国
华放了，区长职务也被抹了。

王国华回石桥镇之后，也懂得人事瓜葛纠结，扯不断，
理还乱；郭为章也明白城内有城，天外有天。双方都意识
到“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地方人士居中协调，双
方“叫梁子”疏通、和解，表面上称兄道弟，暗里貌合神离，
各怀恨于心：郭为章明里闲云野鹤，喝自己的沱茶，暗里时
刻提防以备不虞；王国华仍仗恃红、黑两道的关系网我行
我素。

时过境迁，1935年防区制寿终，“川政统一”，割据势
力分崩离析，地方民政、军政实行国颁建置、建制，人事迥
异。1937年5月中旬某日，四川省第十五行政督察区专员
公署兼保安司令部，派侦缉队长杜永兴率部属到石桥场把
王国华抓进达县城，关押数月，不讯不审，不判不放，外界
不明底细。

是年农历冬月下旬某夜，天色漆黑，下着毛毛雨，时届
三更，街上少见行人，蓦然之间，城内凤凰头传来“砰砰”枪
声，市民惊诧不已——原来王国华被官方枪毙了。第二
天，官方布告周知：“王国华蔽匪殃民”。

王国华被逮的原因，是有人举报他亦官亦匪，巴河一
带乱匪作案都与他有牵扯。至于将其关押数月不审、不
判、不放，而后被秘密处决的原因有几个版本：主要版本是
地方官府知道他有一股不可小视的黑势力，若不审慎处置
可能引发不测事端，所以明里不去动他，冷处理，内紧外
松，不动声色将他毙了。众多的议论是，整个十五区土匪
派系庞杂，匪官之间多有瓜葛，彼此各有猜忌。陆军新九
旅驻防达县，即有人向该部旅长李镇川密报，说王国华为
匪，新任专员廖泽担心惹火烧身，特别畏惧王国华。李即
函告廖泽。廖泽为表白自己正派，与匪无关联，即派保安
队侦缉队长杜永兴带兵把王国华抓了。关押了几个月，不
见动静，李旅长心生狐疑。有人又传话，说廖专员准许王
国华在监内抽鸦片、搞赌博；社会上又风传王国华的兄弟

伙要来城内劫狱，会给城内军民带来重大灾
难。李旅长联想到此案久拖不绝，担心夜长梦
多，便电告廖专员：该案犯可交本部军法官审
理。廖专员也乐意将这个烫手山芋交给军
方。军方毙了王国华之后，不久换了防地，屁
股一拍走了，王国华的兄弟伙只好干瞪眼。

赵俊又杀死郭为章
俗话说“怨仇可解不可结”，何况早在明朝

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7年），太祖朱元璋诏
令在每个村口、居民区立一块“六谕卧碑”，内
书“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
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作为臣民的行为准则。
清康熙九年（1670），朝廷又颁行《御制圣谕十
六条》作为臣民的行为规范，告诫臣民“解仇忿
以重身命”，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

朱全森，年已耄耋，几经沉浮，淡看风云。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人称“犟拐拐”。从事30
余年达州地方志的编撰，著有《那年那月》、《烟云苍茫》、《为生命留言》。

“达州多少事，都记脑海中”，白云苍狗，世事如棋，居诸迭运照凡尘，莫让往事随人去，所
以，今日“倚老卖老”，听我朱老汉为诸君摆摆达州往昔那些事。

朱老汉 摆 龙 门 阵

争
权
夺
利
强
中
更
有
强
中
手

冤
冤
相
报
恶
人
又
被
恶
人
收

前面说的赵云谷与郭为章本在同保居住，祖辈无
仇，父辈无怨，素有往来，加上赵云谷的儿子赵俊小时
寄拜郭为章名下，是赵俊的干保保，又叫“干爸爸”。
这样，赵云谷与郭为章理所当然是“干亲家”。

自古以来，社会流传人世间“只有核心利益，哪有
真诚友谊”。郭为章清查赵光庭的账目，说起来是顺
应民情，秉以公心，于公于私无可厚非；王国华与郭为
章谋杀赵云谷可以说是个人恩怨，利益冲突；王国华
被毙，也可说是自作孽。三者之间的明争暗斗涉及权
欲、钱欲、名欲的身命博奕，其间云谲波诡、错综复杂
关系都围绕着两个字：“私利”。

赵云谷被杀，其子赵俊抱着“父仇不报非君子”的
信念忍辱负重，在至亲李��的庇护下，秘密逃到合
川改姓换名，当兵习武，十年不与家乡亲友故旧通信，
直到1944年贸然回乡探亲，行为拘谨，不事张扬，只说
在外省帮人看铺面，当店员。鉴于王国华已死，甚至
还到郭为章家拜望干爸爸，弃嫌修好，把以往不共戴
天的宿世冤仇全部推在王国华身上。其后，又去郭家
两次，都给干爸爸送有礼品，“干爹、干爹”叫得欢。次
年5月，赵俊神不知鬼不觉潜回老家，带人在石桥镇宝
善中学（今石桥中学）院坝里把身为宝善中学董事会
董事长的郭为章砍死了。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
晚。”也告诫世人：“莫道因果无人见，远在儿孙近在
身”。

赵俊光天化日之下杀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
自古迄今人命关天，“杀人偿命”国法皆然。其后，赵
俊也倒霉，真是几方俱伤，都没好下场。

谢腹便残杀廖叔原
前面所列的几件凶杀案，不外乎势不两立，争权

夺利造成的“狗咬狗”，渠县还发生了一件与个人利害
无关的特大谋杀案。

当事人谢腹便，渠县临巴溪老龙场人，西瓜般大
的字认得两箩筐，办地方团练起家，依靠堂兄谢XX的
名望和势力，吹吹捧捧混了个“靖国军”第八团团长
（人称“烂八团”），兼宣汉县知事。其后又混进杨森部
二十军充任第一师独立旅旅长。1922年罢职回乡，称
霸故里。

当事人廖叔原，渠县锡溪乡人，出身书香之家，毕
业于成都藏文学堂，曾任西藏后藏督察、川陕边防军
旅长兼四川通江县知事。卸任后回县任县农会会长。

“同行嫉妒”是社会常态。这廖叔原与谢腹便昔
日无冤，近日无仇，因学识见解、行止差异时常龃龉。
某日，廖叔原在临巴溪某茶馆闲聊，说谢腹便是个混
混、草包。俗话说“密室议事，隔墙有耳”，这话传到谢
腹便耳朵里，对廖叔原大不安逸，怀恨于心。

廖叔原有个至亲叫郑恩庭，是临巴溪郑家湾人，
与堂弟郑XX有深仇。这郑XX出钱买通谢腹便，谢
即派爪牙将郑恩庭枪杀。这件事激起廖叔原极大愤
慨。有一天，廖叔原在渠县城当众痛骂谢腹便是土匪
行径，是“二毬货”“二杆子”，揭露他为官的暴戾行为，
多数群众对谢腹便也嗤之以鼻，使谢腹便名声扫地。
这就似乎是挖了他的祖坟，侮辱了他几代祖宗，便咬
牙切齿地说：“廖叔原，你只要敢在老子临巴溪来！老
子就把你…….”

1925年冬月初旬某日，是廖叔原之父、锡溪场团
总廖祉祥的70岁生日。十月下旬某日，廖叔原拟到临
巴溪去请客。行前，其族弟、亲友都劝他不要去临巴
溪以防不测。可是，廖叔原仗恃族人廖震曾任渠县知
事，通江县还有自己旧部属，如果不去，就定遭谢腹便
耻笑。

廖叔原要到临巴溪的确切日期，早已被谢腹便侦
探得清清楚楚。待廖走拢临巴溪，谢已率手下百余名
喽啰布下天罗地网。中午，廖叔原宴客之后，到石家
茶社喝茶打麻将，不久，便发现身后有两个陌生人“抱
膀子”，知道已被人跟踪监控，隔了会儿，借上厕所想
逃离，哪知这厕所是个死胡同，只得跳进粪池用双手
吊在猪圈的抬扛上苟且偷生。谢腹便发觉落网的鱼
逃了，下令严把各关口，派心腹再次搜查石家茶社，终
于从粪池内把廖叔原拖出来，绑在滑竿上由4个人换
抬，奔赴老龙场之后百般折磨，最后砍成“八大块”，抛
于深山岩穴之中。直到次年夏，才找到其尸骨。

事发之日，临巴溪团练局团总谢月玖派团丁“营
救”，虚张声势打了几枪掩人耳目。驻渠县军阀罗泽
洲部熊旅长派一连兵力追向老龙场，捕捉谢腹便，解
救廖叔原。怎奈山高林密，地僻人稀，不见踪迹，只好
抄了谢腹便的家以应差事，从此谢腹便也不敢公开露
面。

一件震惊渠县的刺杀案件，由于时局动荡，军阀
混战，地方主官几次更迭，久拖不决，不了了之。

真是：蚊虫遭扇打，只为嘴伤人。

（下）


